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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传媒载体与功能的迭代
更新

古籍整理出版本质上是具有特定
读者对象与受众群体，定位清晰的专
业出版，建设标准化的数据库，进行
已有古籍内容出版资源的整合开发，
实现多重开发利用与下载使用，可以
通过售卖数据库的服务和多种形态的
产品，产生复合效益。

数据库出版逐步成为传统文化资
源的主流出版形式，电子图书和
POD （按需出版） 成为新的产业
链，付费阅读和下载是其直接的赢利
模式。另外的商业模式将是与门户网
站和搜索引擎联手实现海量信息存储
处理。将来的电子阅读器（电纸书）
会逐步被海量传输、运行速度快的移
动阅读终端所取代。

新媒体的快速迭代，使得传统读
者、作者、出版传播者的角色不断变
化着转化着。未来呈现的可能是书屏
一体、多屏合一，多点视频在线。随
着电子书技术的成熟，人们所有生活
场景的呈现或生活目标的实现，可以
通过手机屏幕终端解决；屏幕终端是
再一次突破，它的背后有庞大的大数
据平台，而文化传播也会通过这一点
作为一个焦点呈现，只是背后承载的
内容可能会更多。

2.中国古籍在海内外的总目和总
量统计

在古籍整理上，一些基础性工作
需要我们今后着力去做。虽然现在已
经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了，但还值得继
续深入下去。比如，对现存古籍和图
书馆系统保存古籍的摸底。根据《中
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中的统计，现

存古籍品种应在20万种左右。另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图书馆系统保存的
古籍有2750万册，其中可列入善本
的图书250万册。国家投资建设“善
本再造工程”一、二期可使民众罕见
珍本化身千百，但毕竟是极少量的。
更为遗憾的是，据调查，全世界所藏
的宋元善本图书5500部左右，其中
大陆只存有3500部。海外所藏的这
部分中国善本图书，则更难与民众见
面。一些图书馆也编有各类古籍目
录，但颇不完整又有缺漏，急需由政
府主管部门出面组织编纂《海外所藏
中国古籍总目》（约10万种），目前中
华书局、广西师大等出版社已出版20
余种书目，与10余年前出齐的《中国
古籍总目》对读比勘，并适时推出便
于民众检索浏览的机读、网络版，这
将是嘉惠学术文化界的重大工程。

3.基于互联网创新技术平台的古
今时空视听联接

未来古籍数字化的重点发展方向
是：古文字知识库与数字化平台建设
（中华字库工程为主体）、历史地理信
息系统的综合开发与推广使用、古代
文本文献的自动标点以及语义分析人
工翻译等智能功能的完善，以及构建
一个集平面图像、三维动画、立体声
响、虚拟现实等多媒体技术手段，穿
越古今时空的历史人物交往对话的文
化休闲平台，这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
数字古籍创新技术平台，集研究与信
息传布、休闲娱乐、教学科研于一体
的综合功能。就像物联网联结空间区
域于一隅，该平台将时空交错于一
瞬，实现人类多重梦想。

我们知道，过去一些地方会考虑

在某一区域内设置、打造一些主题公
园。如以三国题材为主打的主题公
园，呈现出来更多的是实体。但未来
的发展，公园内有大量的平台是通过
互联网来实现的，而且将三国中的历
史人物、传统文化等融合其中，通过
人们的体验，把当代的考古发现与古
代文献记载知识联系起来。比如对曹
操这个人物的呈现，他的《观沧海》
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一首诗，后来考古
发现他还有一些墓地等，但是有关他
的图像、他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古
代文献中又是如何记载的，等等，这
些都需要通过大数据、云影像等技术
手段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动态化的、
更加贴合历史上曹操本人的形象，使
人们更立体、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
小说中的人物。人们还可以在这一主
题下做一些休闲娱乐、深度研究等，
打破时空、穿越古今，实现人类更大
的梦想。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2008年资
助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大学，利用多媒
体技术和地球空间信息技术，以数字
化方式重建重现1964-1965年的纽
约世界博览会，游客们可以在里面体
验真实的博览会场景，获取当时的档
案文件、图片和电影镜头。受此启
发，我想，未来我们也可以呈现出古
代任何一个场景，还原历史现场，来
获得真实的感受，这可能是打破古今
时空视听联接的一种新的梦想。

4.“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
“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其

内容是集聚中国历代文献的资源总
集。不仅有我们习见的版刻图书，亦
应该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

等等各种载体和类型的存世文献。
“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内容

庞大，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文献平台，
应当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开放
式生态系统。通过知识支撑平台，知识
支撑库可包括：人物库，包括中国历史
人物的相关信息；地名库，包括中国历
史行政规划，辅以电子地图供使用参
考；古代名物库，包括文献中出现的各
种名物信息，如天象、衣食、器具、果
蔬、禽鸟等等；事件库，对历史事件的
介绍与说明。知识支撑库亦应当包括阅
读和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如字典词
典、历史纪年与公元的对照转换、版本

比较、字词统计工具等。
“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要能

够灵活地为使用者服务，让使用者可以
按照多种方式筛选出个性化的数字资源
库。通过人才吸纳与项目培育，逐步建
设成“国家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中心”，
聚合全国的优势出版资源，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弘扬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是自
成体系的中国文献资源总集，也是学
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基础性平台。是
将中国古籍文献集成化供全世界使
用，最终受益的将是全体民众和我们
的后代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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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著有

《盛唐气象》《中国古典散文基
础文库·史传卷》等多部著述，
曾获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出版政府奖
先进人物奖、韬奋出版奖等。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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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文献的传承与发展
■

文脉传承与典籍集成

□主讲人：李 岩

■

传统典籍文献整理现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中国古典文献的整理出版
有着长足发展。中国典籍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汇集
了古代先贤们的思想与智慧，
是现代人与古代先贤沟通的
桥梁。讲座围绕传统古籍文献
的传承和发展、古籍整理出版
的现状以及未来古籍整理发
展的方向进行了讲述，有实践
有思考有感悟。本期讲坛是中
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李岩先生近期在

“远集坊——创新与发展系列
讲座”上的演讲，现整理发表，
以飨读者。

■

古籍整理出版未来新展望

首先，中华文化具有独特性。中
华文明绵延 5000 年，历史传承有
序、未曾断裂，四大古代文明（古埃
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始
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持续不间断
文献记载的文明古国，因而古籍存佚
数量最多最大，号称“浩如烟海”

“汗牛充栋”，实不为过。从古迄今，
先哲存留下来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便是
后人绵延不绝的一项基本工作，也是
海外汉学得以昌盛不衰的基础课题。
中国典籍集纳了古代先贤们的思想与
智慧，中国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认识功
能历久弥新，是沟通现代人与古代先
贤思想与智慧最便捷的津梁，后人借
此不断地破译和揭示着中国文化传统

中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从而形成跨
越时空的古今对话。

第二，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传统文
化和典籍传承整理，古籍整理工作有
幸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新中国成立
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深受传
统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对弘扬传统文
化贡献甚巨。1958年，在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开始“二
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
作，历时20年，集中了全国百余位
专家学者，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第一任组长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的齐燕铭，这项工作也被誉为新中国
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改革开放后，
国务院下发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的通知，由李一氓先生任小组

组长，小组主持制定了《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 （1982—1990）》；上世纪
90 年代，匡亚明先生任第三任组
长。直到今天，全国古籍整理出版
规划领导小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在古典整理与传承方面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组成立后，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
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
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
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
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
的基本项目。最初的工作是由顾颉刚
先生带头整理的《资治通鉴》，之后
是工程浩大的“二十四史”的整理。

1981年5月、7月，陈云同志先

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抓紧抓
好。对古籍单是做标点校勘还不行，为
使后人能看懂，还要把一些重要古籍译
成现代汉语。要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组
织人力，分期分批进行。同年9月 17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
的指示》。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把
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需要长期努力。
今年也是这一文件发布40周年，古籍
出版界也会召开一系列纪念学习活动。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的发布，对之后的古
籍整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治国理政新理念、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与
时创新。

今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全文发布，

“十四五”规划纲要共设置20个专栏，
专栏 13“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
程”包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华
典籍整理出版”“重大文化设施建设”

“全媒体传播和数字文化”等内容，明
确提出组织《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等
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实施国
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可见，新时代的古
籍出版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传统古籍文献，由历代先
贤接续撰著，是中华文明传承演
进、发展转化的主要载体，有8万-
20万种文献典籍的说法。历时19年
完成的 《中国古籍总目》 是目前最
好的一部总结性目录，确认现存古
籍有20万种之多。

传统文化类图书的出版，注重
版本的选择，要有校勘、辑佚、辩
伪、汇编、集注、影印、编制主题
或专名 （人名地名官职等） 索引等
特别要求，是中国出版专业领域的
特殊门类、专门学术，对编辑专业
素养的要求更高，古籍的出版传播
更具特色。

古籍出版，是对既往知识体系
与智力结果加以集成、提纯、转
化、创新，古人的智慧和文化从中
可以得到有效传承、传播。这既是
古籍出版的功能，也是其价值所
在。这一功能和价值还体现在选择
什么样的作品提供给读者。近年
来，全国各地的编纂工作有序进
行，特别是编纂地域性特点的大型
丛书和古代大型类书丛书者居多，
如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 《湖湘文
库》，正在编纂的、全面梳理江苏文
脉资源、彰显江苏文化的 《江苏文
库》，去年年底完成第一辑200册的
《八闽文库》，以及以浙江、贵州、
广州等省市地区文化为主题的古籍

文献整理也都在陆续出版。这样的
典籍汇编整理，也体现了这一时代
的特色。

在古籍整理出版过程中，技术
的革新也很重要。从甲骨金文、简
帛竹书、雕版印刷，到铅、泥、铜
活字印刷，再到激光照排，技术革
新使文字载体得以日新月异、创造
性转化让传统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形
式也在不断创新，实现着转型发
展，从线装到精平装单书套装多开

本，从竖排到横排到图文混排到插
页、拉页，从古籍一般版本到图文
本古诗文，再到 《故宫日历》 在
2015年创下日销5万册引起人们对
同质化产品的狂热追捧，视频直播
多样营销带来的精准化、个性化定
制产品和衍生品，新技术应用所带
来的媒体融合热潮正席卷而来，智
能语音技术将带动出版商寻求变革
提供更便捷服务；图书馆与实体书
店将通过图书触感体验营销实现销

售转化；未来内置嵌入技术推动音视
频同步播放增加实物图书的美感与互
动功能；6G手机应用推广展现无限前
景，其多层面走向难以预料。

古籍数字化，也是新技术给古籍
整理出版带来的一个新变化。2014
年，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古籍库”发
布，经过多年积累，建立了10余万字
的字库，解决了绝大部分古籍生僻
字、异体字和字符集外等用字难题，
满足了古籍文献全文本数字化加工要
求。2018年 4月，国家级古籍整理出
版资源平台“籍合网”上线，“籍合
网”的数据库也可供整理者利用，使
古籍整理的质量更有保证。整理工作
完成后，成果可直接在“籍合网”上
发布，实现全流程数字出版。“籍合
网”是对古籍整理出版产业链进行重
组的一次大胆尝试，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和新科技的优
势推动古籍整理工作，这将彻底改变
古籍整理出版的生态。

此外，传统文化与多媒体、融媒
体、大数据、人工智能、AI、VR技
术、多媒体多终端游戏等的结合，使
传统文化变身热门 IP，让古籍在新时
代焕发新的魅力。比如，从网络游戏
中获取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成为
现在年轻人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这
方面走在前列的还是在互联网企业
中，像腾讯公司开发的网络游戏，以

及每年举办的腾讯科学WE大会，每年
都会有一个主题，主题的确定具有时代
特色，如 2020 年的主题是“蓝点”，
2019年的主题是“小宇宙”，2018年
的主题是“雅努斯之门”，2017年的主
题是“若有光”，2016年的主题是“无
境”……“若有光”，意喻着人类对科
学无止境的探索有一些光。这种新兴的
互联网创新企业所带来的理念对我们是
有一些启发的，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
的思考。

传统文献典籍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
性转化，不仅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一个新
的课题，也是古籍出版整理未来发展的
重要方向和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理念，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本准则和必由
之路，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科学方
针，也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保
障。未来人文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传统
文化典籍经过大数据、智能化、仿生化
等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使其更便捷
更全面更现实地体现“古为今用”，借
助人类科技所能达到的手段和方法，逐
步推进着创新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的目
标实现，“两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承载千年文化命脉与基因的红
船，必得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实现人类
第二次跨洋行动。

▲讲座现场

▲《中国古籍总目》


